
2026年6月12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延媛 视觉/李延庆 组版/李瑞 校对/肖怡甜8 杨家岭YUEDU悦读悦读悦读悦读

社址：延安市南大街27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2820000 发行单位：延安日报社发行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2820038 全年定价：480.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6126004000001号 广告热线：8226222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YangJiaLing 邮箱：yjlwyfk@126.com

观松听涛蟒头山
史权

风物州延

圣地涅槃（组诗）

三月雨

洛川是一座红色之城，洛川会议召
开在这里；洛川也是一座黄土之城，黄土
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洛川还是一座绿
色之城，苹果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洛川更是一座底蕴厚重的城，融汇
关中与陕北的历史文脉。

可是，作为关中和陕北的过渡地带，
由于洛川塬海拔高于周边县，地质情况
复杂，一直以来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公路，
铁路在距离县城遥远的沟里，当地并无
机场，所以洛川也是一座交通上的“孤
岛”。

曾几何时，往返西安、延安的路途，
是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漫长煎熬。洛川
人没有便捷的铁路可选，过去要坐火车
只能去黄陵县秦家川，而且是慢车；后来
去西安也可以选择黄陵站的动车，但是

距离洛川县城太远，没有直达车，绝大多
数人也不会乘坐；高速公路开通之前，坐
大巴去西安四五个小时是最快的，遇到
雨雪天气，山路泥泞难行，耗时翻倍更是
常事，加之用餐、如厕等不便利，让每一
次出行都成为一种考验。

更让人无奈的是那条“藏在沟里”的
铁路。近几年修建的洛川北站（原来叫
洛川东站）远在县城西边的山沟深处，人
烟稀少，从县城出发还要下几道沟、趟几
条河，也没有完善的接驳车。有一次我
去西安看望孩子，回来晚没有公交车，几
个同行的乘客一走，车站灯一关，就剩我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隆冬的漆黑中。

后来，听说要修高铁，洛川人没有不
激动的，时时刻刻探听高铁能否上塬。
确定高铁要经过洛川县城以后，全县人

民可以说是举城欢腾、奔走相告。终于，
洛川有了高铁，修到家门口了！

洛川苹果甲天下，可酒好也怕巷子
深，许多人因为没有来过洛川，没有见过
洛川的苹果种植管理而和洛川苹果失之
交臂。文旅发展同样受限于交通，洛川会
议纪念馆、黄土国家地质公园、万凤塔、洛
川花馍、洛川蹩鼓等文旅资源，虽底蕴深
厚，却因路途遥远，让许多游客望而却
步。交通的阻隔，像一道无形的墙，困住
了出行的脚步，也束缚了发展的翅膀。

如今，这一切都随着西延高铁的开
通成为历史。洛川站就设在县城东边，
出站即进城，再也不用为了赶车而披星
戴月。洛川到西安只需 1小时，到延安
更是转瞬即达，全程仅需 25分钟。对于
文旅产业而言，洛川将深度融入西延“文

旅 1小时圈”，“朝食长安美食，午品洛川
苹果，暮忆红色岁月”将成为触手可及的
生活体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论是
急事就医、求学求职，还是走亲访友、外
出旅游，都有了更便捷的选择。高铁带
来的，不仅是时空距离的缩短，更是发展
机遇的倍增。

站在洛川站站前广场，看着崭新的
站房，耳畔高铁呼啸而过——西延高铁
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幸福线、发展
线，是洛川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载
着洛川人的喜悦与梦想，驶向崭新的明
天。这座古城必将更加璀璨，洛川人的
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当西延高铁列车如银色巨龙驰骋洛
川塬时，我不禁感慨高铁真好！时代真
好！祖国真好！

高铁开上洛川塬
李惠媛

驻车抬头，面前好一座险峻的山峰
直入云端，令我兴冲冲而来的爬山冲动，
又平添了那么几分担忧。

踏上攀爬蟒头山的石阶，火辣辣的
阳光，透过山间林木翠叶，映射出一片片
光怪陆离的斑驳。虽然已是五月间的中
午天气，可在这满山大树遮蔽成的林荫
小道爬山，竟然感受不到多么的炎热。

一步步登临陕北宜川县这座充满神
奇色彩的高山，古丹州蟒头山因山体形
似昂首巨蟒，被视作风水灵地。连绵的
山峦之上，建有多座道教庙宇，多年来香
火极盛。此地本为黄龙山余脉，广袤的
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路最为多见的树
木竟然是一棵棵、一丛丛北方罕见的白
皮松林。

白皮松本是一种名贵树种，生长极
其缓慢，平时我只在公园、机关大院零星
见过几株。缓步前行间，细观这一根根
粗壮的白皮松树干，它们形态各异有如
苍龙盘卧，又酷似陕北汉子腰杆挺拔。
一片片老皮层层剥落下，褪去尘世的些
许浮躁与喧嚣，显露出一片片乳白、青
灰、浅褐交织的肌理，像极了特战部队身
着的迷彩。白皮松似霜雪覆身，又若流

云绕干，每一道漂亮斑驳的纹路，都像是时
光镌刻的沧桑印记；每一寸素白的肌肤，都
犹如道风仙骨般不染尘俗的清白底色。日
照银鳞微微泛光，自信雍容的内心自有山
河，守护着千年不变的坚韧初心。

蟒头山有着八百公顷的野生白皮松
林，这在常年气候比较干旱的西北地区来
说，确实十分罕见与神奇。这一棵棵三针
叶松终年凝翠，在四季更迭寒来暑往中，牢
牢坚守着一抹大自然的常绿。它们不惧霜
寒凛冽，不畏烈日炙烤，深根扎入坚硬岩
层，汲取大地底气，撑起一方别致的苍翠和
硬朗。它们在悬崖峭壁间舒展着优美的身
姿，在荒坡野岭间默默安然伫立，落落大方
尽显千年古木的温润；它们又如山野孤傲
隐士，独立一隅自成风景，无意间挺立成天
地间不朽的诗行。

林中小径处处景，时闻左右鸟鸣涧，一路
荫凉朝山巅，踏歌而行向自然。刚至半山腰，
耳畔忽闻一阵阵好似流水的声音，妻子惊奇
地言道：“这里竟能听到黄河水的声音？”

“不会吧！”驻足细听之下，原来是风过
松林掀起的阵阵松涛声。“呼呼呼……”“哗
哗哗…”，似风似雨如诉如泣，犹如奏响一
曲悠扬动听的旋律。风过山峦，松涛轻

吟，更像是对苍茫岁月的别样礼赞。一下
子竟让我蓦然想起了东坡先生的《定风
波》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

我愈发喜爱起这一棵棵白皮松来，它
们用卓尔不群的风骨，独守着岁月的清
欢。它们不与各色繁花争艳，不随四季草
木枯荣，毅然昂头挺胸直指苍穹。这一身
清白，一身苍翠，一身坚韧，便是生命万物
中最动人的模样。它们在这匆匆岁月流年
中，安然伫立，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坚守与从
容。岁岁年年、朝朝暮暮，傲立在这悠悠天
地间，站立成一道永恒的风景。

自古大山多奇景，云中自有蓬莱仙，蟒
头山明显高于周围其他山峦，站在山顶大
有一览众山小之感。

山高树为峰，此处当是白皮松的主场，
它们自然当仁不让。南天门的石崖上，当
头斜伸出一棵造型奇特的白皮松，大有一
夫当关之势，让人一点也不觉得突兀。观
其虬枝挺拔，雾霭绕身，无论山上住的王母
娘娘、真武大帝，还是道家诸位神仙，但凡
经过此处，都要从他身下低头。

蟒头山的白皮松，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千年岁月沉淀，平时不事张扬，却自带清贵
之气；虽然静默无言，却尽显凛然风范。它
们恰似树中的谦谦君子，又如大自然中的英
雄豪杰，英姿飒爽，豪气干云霄。

下山的途中，意外遇到了一只灰白毛色
相间的小猫，它或跳跃、或匍匐在白皮松丛
林中，不仔细看轻易不会被人发现。这只可
爱的小精灵，独自在这寂静少人的大山中，
究竟是如何生存？难道它就是这蟒头山中
白皮松树灵的幻化？

这只乖巧的小猫，与我们默契如时光中
的同行者，一路默默潜行左右，亦或悄悄地
紧随在身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半山腰方才作
罢。我此时有些后悔，上山时没带上一点食
物，平白辜负了蟒头山白皮松林间，这只可
爱小生灵的信任。

宜川县的蟒头山，只是黄河岸边一处比
较偏僻的小众景点，平时鲜少有游客光顾打
扰。上山艰难下山易，信步徜徉松林间，神
游在这静谧的松林小道中，很容易让人沉浸
入一种隐入山林的遐想。

风过山岗松叠浪，观松听涛意阑珊。放
眼蟒头山四周，一片片风华绝代、卓尔不群
的天然白皮松林连绵不绝。放慢脚步，听风
见自己，恰是一场心灵的修行。

真情间人

人间余温

不必追问风去往何方
它掠过肩头时
已经替岁月，轻轻拥抱过沧桑

黄昏漫过沉默的街巷
灯火次第亮起
像散落人间，不肯熄灭的善良

我们都带着半生的慌张
走过泥泞，路过风霜
把委屈藏进夜色
把温柔留给日常

不必事事都要声张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
那些默默坚守的坦荡
终会在时光里
慢慢长出温柔的光

余生不必匆忙
允许遗憾，接纳无常
心怀暖意，步履从容
平凡的日子
也能开出滚烫的芬芳

黄土守望

风掠过塬上的时候
尘土裹着岁月的苍茫
老黄土沉默着
驮着几代人的风霜

沟壑藏着未说尽的过往
炊烟牵着远方的念想
脚印嵌进贫瘠的土壤
每一步，都踩着信仰

那些扎根大地的倔强
那些守望山河的坦荡
没有喧嚣的张扬
只有沉默里滚烫的担当

落日漫过沧桑的脊梁
星光落在沉默的山岗
山河依旧，初心未凉
平凡的坚守
便是人间最厚重的光

厚土长歌

风穿过旧岁月的褶皱
黄土之上，埋着滚烫的过往
那些不曾低头的脊梁
把信仰，种进苍茫山岗

星火曾漫过暗夜漫长
热血撞碎寒夜与荒凉
一步一步踏破风霜
一寸一寸守好家国的疆

炊烟记得远去的守望
山河不负赤诚的向往
每一缕晨光升起的方向
都有初心，静静生长

不必喧哗，不必张扬
红色的根脉扎在土壤
岁月走过千重风浪
赤诚依旧，滚烫如常
山河无恙，便是人间晴朗

红色芬芳

星火漫过沉寂的山岗
热血浸染岁月的土壤
一段峥嵘岁月
在时光里静静绽放红色芬芳

黄土记得不屈的脊梁
晚风捎来赤诚的向往
那些奔赴黎明的身影
把信仰，埋进苍茫

山河历经风雨跌宕
初心依旧滚烫坦荡
每一缕晨光掠过大地
都是先辈未凉的热望

不必高声颂扬
红色早已融进山河万象
岁月流转，初心不忘
赤诚与热爱
在时光深处，岁岁芬芳

泛舟海诗

卡卡西是一只比熊犬，陪伴我的画
家朋友八年。它的孩子小美，又相伴了
十二年。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话跟说
“饭能吃饱”“水能解渴”一样，人人都懂，
说了跟没说一样。但架不住有人能把这
句废话，过成一辈子的念想。

我的画家朋友跟狗的缘分，能编成
一本厚厚的书，或者能拍成一部浸着泪
的电影。

卡卡西，你听这名儿就知道，是个可
爱的宠物，是他捧在手心的宝贝。它不
是拴在门口看门的狗，是跟人同吃同住
的家庭成员。画家画画时，它趴在脚边
舔颜料管；画家陪客人聊天时，它蜷在沙
发角打盹；画家睡觉时，它依偎在身边，
把自己团成一团。八年时间，长到你都
忘了它是条狗，觉得它就是朋友家里不
会说话的一位成员。

有天傍晚，画家夫妇带着卡卡西在
小区遛弯，哪知半道窜出来一条野狗，黑
着眼睛对着卡卡西就下了口。朋友急
了，上去踢打，可野狗疯了一样，死咬着
卡卡西的喉咙不放。等他把野狗赶走，
卡卡西已经躺在地上，舌头吐得老长，眼
睛还盯着他，慢慢就不动了。

画家朋友将卡卡西安葬在后山一棵小
树下，之后三天没出门，把自己关在画室
里，再见时，头发白了一半，连说话的声音
都哑了。他说，那天晚上，他恍惚听见卡卡

西在门外挠门，可开门一看，什么都没有。
在失去卡卡西的悲伤日子里，画家朋

友把失落的心情转移在国画创作中。他的
国画最得神韵，尤其擅长画鹰，那鹰眼更是
点睛之笔，锐利得让人不敢直视。

就在画家朋友还没有走出痛失爱犬的
日子，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只小狗。这
只狗长得跟卡卡西一模一样，连睡觉蜷腿
的姿势都像，甚至连鼻子上那撮小白毛的
位置都丝毫不差。来人说，这是卡卡西的
崽儿，生下来就跟它爹一个模子刻出来似
的。画家朋友看着小狗，眼泪“唰”就下来
了，于是，给它起名叫小美。

小美又跟了画家十二年，同样是画家
朋友家庭的一员。这十二年，朋友把对卡
卡西的思念，全揉进了对小美的照顾里。
他画画时，小美趴在画架旁，用脑袋蹭他的
脚踝；他吃饭时，小美蹲在餐桌边，眼睛盯
着他的筷子尖。经画家夫妇悉心照料，几
年后，小美长得愈发像卡卡西，连叫声都一
模一样。这些年，小美成了画家长久的陪
伴，是他治愈心事的一剂解药。

可命运这东西，就跟画家笔下的线条
一样，你以为它会往左边走，它偏要往右边
拐。今年初夏的一天，小美突然生病了，不
吃不喝，趴在地上不动。画家夫妇带着它
跑了三家宠物医院，又是打针，又是输液，
折腾了一个礼拜，小美还是没挺过来。

画家朋友对我说，小美走的时候，眼睛
也是看着他，跟卡卡西当年一模一样，仿佛

眼神里有千言万语。那天早上，下着大雨，
朋友把小美埋在了后山上另一棵小树下，
挨着卡卡西的那棵树，两棵树的枝叶，风一
吹就碰在一起沙沙作响。

安葬完小美的当天下午，我恰好去看
望画家朋友。没想到朋友因爱犬的失去，
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我喝着茶，
他手指间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屋内烟雾
缭绕，气氛沉郁，我完全能体会到朋友的悲
痛，失去爱犬的痛，犹如失去亲人般的痛。
为了能给朋友一点点安慰，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人与狗的故事。

我给画家朋友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
的另一位朋友，其母被医院查出绝症，医生
说能维持一年半载就是最好的结果。朋友
在无比悲伤之中，决定带母亲去海南休养，
并给母亲买了一只边牧犬打发寂寞。其母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大多时间就是拉着狗
狗在海边遛弯。奇迹出现了，半年过去，一
年过去，朋友的母亲气色渐好，再去复查，
癌细胞竟然不见了。于是，有人分析说是
海南空气好的缘故，有人说是每天走路锻
炼的原因，我说，也许是狗狗的陪伴改变了
心态，给了这位母亲活下去的念想。

听我讲完，画家朋友突然开口，声音哑
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知道我为啥这么喜
欢狗不？”我摇摇头。他说：“我小时候，家
里也养过一只狗。”

那是1959年，因为要建三门峡水利工
程，画家朋友的老家被划入库区，政府要求

移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县安家落
户。他家也收拾好东西跟着大部队走了，只
留下空荡荡的院子。可后来水位没涨上来，
村子也没被淹，也有些村民压根就没有离开
老家。

几年之后，画家朋友家也迁了回去。回
到老家，邻居说，自从他们家走了以后，他家
那条大黑狗每天都坐在大门口守着空空荡
荡的老宅，望着路的尽头。有人喂它东西，
它不吃；有人要把它牵回家，它咬人家裤
腿。就那么天天守着，从春守到冬，从日出
守到日落，在等待主人回家。直到有一天，
人们发现它趴在大门口已经没气了。画家
朋友给我说，那只狗是抑郁而死。

这段往事，像一颗钉子，深深钉在画家
朋友的心底。他特别喜爱狗，也许就是因为
儿时那挥不去的痛——他欠那只狗一个没
有兑现的归期。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画家朋友说了很多
关于狗的事，我也说了很多安慰他的话。可
再多再温暖的话，也填不平朋友心里那道坑。

我知道，狗跟人不一样，它不会说好听的
话，不会陪你喝酒，不会跟你谈天说地。可它能
在你孤独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难过的时候守着
你，在你走了之后原地等着你，一年又一年……

这世间的情分，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
如鸿毛。可在狗的世界里，主人就是它的全
部，它的念想，就是等你回家。

你说，这是不是比人跟人之间的那些虚
头巴脑的东西，要实在得多？

卡卡西和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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